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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报纸上读到“抱团养老”的相关内容，朱荣林的妻子王桂

芬觉得自家的三层小别墅也可以尝试，别墅里有 9 个房间，每

间房都配备了独立卫生间，很有优势。他们计划招 4 到 5 对老

夫妻，身体健康会搓麻将者优先，这样生活环境热闹，也有助

于驱散衰老和孤独。

老两口的“招租启事”刊登在报纸上后，当时超过 100 对

老人报名，有 10 人左右入选。王桂芬管理过 200 多人的厂子，

一开始就给“养老团”制定了详细的章程，所有的经济账目都

是透明的。“养老团”成立后，每一家都认真执行轮值的规定。

当值的那家负责做早饭、买菜、帮厨、洗碗。

接下来的几年里，抱团的老人们由于各种原因来了又走，

或不适应，或生活遭遇重大变故，或家中有更年长的老人急需

照顾。彼时，发起人朱荣林认为“抱团养老”最大的好处是在

经济上摊低了费用，而且大家一起吃喝玩乐，很开心。但问题

也有很多，生活上的相处是其中一个因素，相处得不愉快，就

不断有人退出。

去年 3 月下旬，湖南一家报纸征求朱荣林的意见后刊登了

重启抱团养老的招募启事。但遗憾的是，朱荣林在 2023 年去世，

他的“养老团”也散了，对此，王桂芬看得很是豁达，“最后

那几年，有那么多说说笑笑的人陪伴着，至少老朱是开心的”。

朱荣林夫妇的“抱团养老”案例成功后，国内近年来不断

出现这样的案例：

15 位老人在北京平谷租了两栋别墅“抱团养老”；广州“7

个闺蜜凑 400 万元同居养老”；上海一退休医生和老伙伴们众

筹买下一农村小院，一起生活；上海 12 位老友共同集资建老年

公寓，打算 60 岁时“抱团养老”……由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深

度融合而成的“抱团养老”模式开始兴起，成为公共养老的一

种有益补充。王莉莉认为，这样的模式体现出当下的老年人希

望尽可能地保持自己的社会网络和社会交往，按照主观意愿去

安排自己的晚年生活，这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是有益的。

“抱团养老”不仅可以帮助老年人克服居家养老的孤独、

摆脱养老院养老过于拘束和无聊的生活，而且能够创造条件，

让老年人可以继续学习、社交、做事，甚至创新、创业。“‘抱

团养老’对老人的身体条件要求比较高。大家生活在一起的前

提是自己能照顾自己。”王莉莉说。

不过，“抱团养老”牵涉成本分摊、生活习惯磨合、公约制

订等各种复杂问题，真正实施起来也不容易。对此，王莉莉强调，

养老模式不是单一存在的，是互相融合的，老年人自发“抱团养

老”的同时，也需要社会和家庭等其他资源的支持，比如市场上

比较成熟的上门服务、老年餐桌、各类养老服务以及一些文化娱

乐服务等，都可以为“抱团养老”的老年人提供服务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抱团养老”模式的具体管理，至今

还没有相关的法律规范。遇到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划分、意外伤

害责任认定等方面的问题时，应该适用哪一套办法，至今仍不

明确，这为“抱团养老”可能产生的法律纠纷埋下了隐患。

从长远来看，虽然“抱团养老”是一种群众自治、政府扶持、

社会参与的发展模式，但如何整合更多城乡资源为老年人提供

优质服务，如何为 “抱团养老”模式提供体系化、制度性支撑，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国外还有哪些养老模式？

中国的老龄化进程比日本迟了十五至二十年，日本在养老

方面的探索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日本称养老为介护，以“自立支援”为核心，支持老年人

独立自主的长期照护。在提供介护服务的阶段，无论是上门入

浴服务、居家护理，还是日托服务，其中都有把老人及其家属

与各种服务设施连接，让介护服务与需求相匹配的环节，这个

环节的具体执行者就是 “介护经理人”，这也是随着日本介护

保险制度出现的新职业。

介护经理人会亲自走访申请人住所，与老年人及其家属面

对面交流，细致观察老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并耐心聆听他们的

期望与需求。接下来，介护经理人会根据社区及周边现有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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